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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作为“一般生产条件”的社会主义向度审视

李　 帅,李　 芳1

(云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 　 人工智能作为生产工具的高级形态,对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目标具有重要影响。
对照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可能成为马克思口中的“一般生产条件”。 秉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文章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层面考察人工智能成为一般生产条件的可能性,立足于人工智能在生产、生活、消费领域的

普及运用,分析人工智能作为“一般生产条件”引发的诸多社会议题,这种研究有助于理性地探讨人工智能作为“一般生产条

件”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合理运用及在学理层面厘清人工智能的本质,有助于构建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人工智能发展新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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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人工智能在诸多领域,如自然语言处理、
图像处理、自动驾驶等领域广泛应用。 以人工智能

大模型为例,目前市面上最受欢迎的两个人工智能

大模型分别是 ChatGPT 和 DALL-E-2,前者是能够分

析问题并提供人性化回答的语言模型,后者则可依

据用户输入的文字信息生成高质量图像。 人工智能

已经作为现实的生产工具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

面,要更好地讨论人工智能取得的巨大发展及其引

发的系列社会问题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需从马

克思主义中找到“钥匙”。 思考人工智能能否成为

马克思所言的“一般生产条件”,需深入地剖析人工

智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辩证地看待人工智能普及

过程中带来的社会议题,认识到人工智能是在一般

生产条件资本化条件下,作为无偿、隐形的资本牟利

工具,对人进行技术性取代这一实质。 对此,我们认

为,只有使人工智能成为社会主义的 “共同的财

富” [1],才能让人工智能成为人类本质力量的确证,
发挥人工智能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作用,实现人工

智能与人类的和谐共舞。

一　 人工智能作为“一般生产条件”的现实基础

学界普遍将人工智能喻为“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新动力,这凸显了人工智能的巨大影响力。 从马

克思的观点出发,人工智能极有可能成为某种“一
般生产条件”(General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2]30,
在 19 世纪,马克思把基础设施中的通信和运输手段

视为一般生产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人工智

能的作用与百年前的交通和通信设施完全可以媲

美,如果人工智能可称为 21 世纪的新动力,那么它

将会成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构成一般生产条件的

组成部分,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正确认识“一般生产条件”
何为一般生产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

出了这一范畴,而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进

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中,马克思将单个资本与一般性条件之间的关系阐

述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

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

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

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3]。
一般生产条件包括一系列组成部分。 一般生产

条件类似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铁路或第二次工业革

命的电力设施,这些设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对其



他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至关重要。 道路、运河或铁路

的受益者不仅仅是单个企业,而是特定地区的所有

企业。 这些一般生产条件构成了特定历史时间每个

企业必须适应的通用环境。 在不同的情境下,对象

既可以是商品,也可以是生产的一般性条件。 例如,
在物流和互联网行业中,物流集装箱和连接互联网

所需的硬件设施是每个企业都必须承担的成本,是
实际生产的必需品。 只要运输是共享的,那么运输

就可以被视为生产的一般性条件。 需要强调的是,
这些条件之所以可以被称为一般生产条件,是因为

它们具有为所有企业服务的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

它们是免费的或每个企业都能轻易获取的。
人工智能成为一般生产条件及发挥其一般生产

条件作用,符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蕴含的辩证关

系。 一般生产条件总是限于特定的地域和时间段来

划分。 原始时期的一般生产条件不同于大工业时

期,大工业时期不同于福特主义时期,福特时期又不

同于后福特时期。 每个具体的阶段,因其生产力不

同,总会产生建基于上一个阶段并区别于其他阶段

的生产关系。 数据驱动时代的人工智能亦是如此。
每个时期的一般生产条件对于下一个时期可能是

“不充分的”或“无法承受的束缚”,其实质是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此一般生产条件必须加

以调整或更新,使之成为适合新时期的条件。 当这

些条件适合时,“生产方式就获得了一种弹性,一种

突飞猛进的扩展能力” [2]48。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深入发展,人工智能持续推动生产力发展,同
时生产关系促进下的人工智能发展正呈现出基础设

施转向趋势。
(二)人工智能成为“一般生产条件”的趋势

人工智能何以能够成为一般生产条件的一部

分? 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实现由知识驱动向以数据

驱动的飞跃。 人工智能的“一般生产条件”转向,现
阶段已经具有丰富的学理支撑。

其一,物质基础支撑人工智能一般生产条件的

发展。 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

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 这

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

以自立” [4]441。 因此只有当机器开始为机器生产零

件时,机器本身才能成为生产的一般性条件,这意味

着所有单个资本都能获得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机器。
这里所有单个资本都获得足够的机器,并不是说单

个资本都必须采用某项新技术,才能将其视为一般

性条件的一部分,只要单个资本达到平均水平就可

以被称为一般性条件的一部分,同时人工智能“生
态系统”的“万物互联”形成,传递出人工智有望成

为一般生产条件的物质基础。
其二,现实成就表明了人工智能向一般生产条

件发展的可能性。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取得了巨大进

展,例如,智能助手(如 Siri 和小艺)可以回答问题、
执行任务和帮助人们更高效地管理日常事务。 医疗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医生进行诊断。 人工智能系统可

被设计成自主运行的系统,人工智能也被用于娱乐

和创意领域。 例如,艺术生成算法可以创建音乐、绘
画和文学作品,甚至可以编写新闻文章。 此外,物联

网、智慧城市和环境智能从不同角度阐明了人工智

能成为一般生产条件的可能性。 总之,人工智能技

术已经在诸多领域对人类生产、生活和工作产生了

深远影响,但人工智能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诸

多不可忽视的困境。
技术奇点和数据“暴食”可能会对人工智能和

数据革命带来重大变革和挑战。 技术奇点临近时市

场体系将拥有自己的生命,人工智能是“异己的力

量”,是自主资本的力量[2]19。 马克思指出,“最终

……一种非人的权力统治一切” [2]2。 两百年前的马

克思写的并不是人工智能或机器人,而是工人的异

化,工人被资本剥夺了对自己制造方式、社会关系及

生产出物品的控制权,人工智能应该被视为工人异

化的顶点。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美国,工厂和农场

的职位数已经从 60%降低到如今的 6% 。 在未来的

20 年几乎所有的日常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将会被自

动化” [5]。 随着机械的发展,实现了劳动的自动化。
人工智能接近或达到奇点的地平线,所开辟的前景

就不直接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崩溃,而是机器资

本作为独立于人类自动主体的提升。 “当社会生产

过程的一般条件不是由社会收入的扣除,不是由国

家赋税创造出来……而是由作为资本的资本创造出

来的时候,资本就达到了最高发展。” [6] 这表明技术

高度发达时资本将具有高度的自我独立性。 正如

“加速主义之父”尼克·兰德(Nick Land)指出,科技

与资本的结合不是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

愿景,而是抛弃生产资本的工具———人类。
一般生产条件一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

革,一般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关系通常处于平衡 /
倾斜 /平衡的循环,但是这个循环不会一直持续,在
某个时刻将会到达瓶颈期。 人工智能如果要真正成

为一般生产条件,那么数据“暴食”将会是人工智能

必须克服的瓶颈,人工智能必须“学会”自行处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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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依赖于人类廉价劳动力驱动的人工智能始终没

有达到“智能”这一标准。 数据“暴食”指的是在数

字时代,数据的生成和收集速度迅猛增长,以至于人

类很难有效地处理和利用这些数据。 数据“暴食”
是由互联网、传感器技术、社交媒体等信息产生工具

的广泛使用引起的。 人工智能数据“暴食”的第一

个问题就是“数据食物”要从哪里获取? 技术的发

展为人工智能的“食物”来源提供基础平台,如市面

上的各类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网络、视频或音乐流媒

体服务的用户,还有计算机软件或零售消费者,这些

平台以数字化方式收集客户产生的海量数据,获取

的这些数据使平台公司成为训练机器学习系统的有

利场所。 第二个问题是“数据食物”进入系统胃部

以后,要如何才能更好地消化吸收。 此时,数据标注

师就发挥作用了,数据在输入系统以后,系统内部的

数据是杂乱无章的,数据标注师将“教会”系统理解

和判断事物。 此前 Open AI 使用非洲廉价的劳动力

进行数据标注,目前谷歌、Anthropic 在内的人工智

能巨头都在进行数据标注自动化的探索。 最引人注

目的是初创公司 refuel 上线了一个 AI 标注数据的

开源 处 理 工 具: Autolabel。 这 个 开 源 工 具 能 用

GPT4. 0 代替人类标注数据,且效率比人类高出 100
倍,成本却只需人工的 1 / 7。 但自动标注技术的识

别度远不如人工,且应用范围较小。 因此,目前人工

智能的发展始终是建立在对廉价劳动力的压榨之上

的。 要实现人工智能一般生产条件的友好转变,就
必须要克服数据“暴食”这一缺陷。

尽管人工智能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困境,但人

工智能已经在生产、消费等领域逐渐成为“基础设

施”的一部分了,这表明人工智能已经成为 21 世纪

的“一般生产条件”。 从 ChatGPT 到 ChatGPT4. 0 的

快速迭代,展现了人工智能巨大的发展潜力。 与此

同时,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引发的系列社会

问题也愈发凸显。

二　 人工智能作为 “一般生产条件”的资本主义

症候

人工智能具备成为“一般生产条件”的现实要

素,一般认为技术本身无意识形态指涉,但技术在不

同的制度下运作,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后果。
人工智能作为生产工具的高级形态具有区别于

以往生产工具的显著特征。 马克思描述了制造业时

期一般生产条件是如何转变为适合大工业生产的生

产条件。 自 19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包

括泰勒主义、福特主义以及后福特主义,该过程中出

现了一系列描述性术语:数字资本主义、物流或供应

链资本主义以及认知资本主义等。 在后福特主义之

外,资本主义或许正在进入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有学

者称之为“实存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Actually Ex-
isting AI Capitalism) [2]50。 “实存的人工智能资本主

义”相较于前几个时期,有一些新的特点。
其一,人工智能产业结构性特征带来了技术垄

断。 垄断似乎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

现的现象。 人工智能的诞生源自国家的支持,国家

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其他原因对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其结果就是形成了

人工智能产业的技术垄断。 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技

术垄断正是资本不断扩大的驱动器,技术的发展提

高了劳动生产率,加速资本的积累,同时也加剧了对

工人的剥削程度。 正如马克思所说:“正像只要提

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

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

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 [4]699 国家在发展中

有一个突出的作用,即生产一般生产条件,如道路等

基础设施。 但是,当一般生产条件变得有利可图时,
它将会归私人所有。 如实行“赶超式”资本主义的

国家主要通过在一些关键性、基础性、支柱性领域进

行直接投资建立国有企业,并且通过产业政策、税收

政策来引导、鼓励私人企业的投资方向,以期在较短

的时间内迅速实现工业化[7]。
其二,人工智能开放源码组件的结果是带来资

本积累。 人工智能开放源码组件的出现,看似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工智能高新技术的科技巨头垄

断,然而讽刺的是,这种开放源码组件的出现,发起

人是科技巨头,最终的受益人同样是科技巨头。 因

为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出发,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

内在地包含着对他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8]。 人

工智能技术在普及之后,仍然处在资本主义寡头的

控制之下。 类似于在谷歌公司工作的技术人员,将
谷歌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泄露到网络市场,无偿供

学习者使用,假如学习者在掌握相应的技术后,顺利

通过了谷歌公司的专业技能面试,进入到谷歌公司

工作,依次循环。 谷歌公司可以在保证最低入职培

训的基础上得到一个能为其生产最多剩余价值的技

术人员。
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不一定是红利,正如卢梭

在《论科学和艺术》中所言:构筑于科学和理性之上

的启蒙文明非但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9]。 人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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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机器或其他工具时往往会把自己的思想隐蔽性地

与自己分离开,这样一来,在机器中,客体转化为主

体,而主体又被客体化[10]。 透过人工智能产业的特

征可以发现资本调控下人工智能引发的技术性失业

危机的本质,即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 作为资本主

义社会固定资本的人工智能的应用与革新趋向将会

减少对劳动的酬付与使用[11],直至“完全取消人的

劳动” [12]。
正在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性失业危机正是人工智

能引发的社会问题中的典例。 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越来越呈现对工作岗位“剥夺”的趋势。 “死劳动”
与“活劳动”的争议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死
劳动”与“活劳动”涉及到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如

何影响劳动力市场和工作方式的问题。 “活劳动”
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对脑力和体力的运用,这种

劳动创造价值。 “死劳动”指以往劳动的凝结,可以

理解为资本等投入,它和活劳动是一个矛盾的对立

统一体。 “死劳动”作为物化劳动有两层涵义,一方

面是作为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指生产过程中所消

耗的生产资料。 另一方面是作为劳动过程的结果,
物化劳动指凝结在产品中的人类劳动,在商品经济

中通常指商品的价值[13]。 这种劳动创造了生产资

料,如机器、设备、工厂等,但它本身不直接创造价

值。 简言之,活劳动可以创造价值而“死劳动”不

能,仅转移价值。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呈现出

“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替代,甚至是“死劳动”对

“活劳动”的超越。
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的控制下逐渐脱离人类主

体的掌控,反而成为控制人类的异己力量。 技术发

展是导致人类被驱逐出生产过程的原因,人类的工

作让自己成为多余的人且逐渐丧失主体性。 作为

“死劳动”的人工智能对人类工作岗位的取代趋势

越来越明显。 针对人工智能发展引起的技术性失业

存在两种较为突出的主流争论:一方面是未来学家

对“人工智能启示录”的预测,认为就业危机迫在眉

睫;另一方面是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可以

继续“一切照旧”,只受到轻微震荡的干扰。
“一切照旧”派认为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帮

助人类实现自由解放。 无疑,对比几世纪前的“手
推磨式”生产模式,人工智能加持下的生产方式具

有绝对性优势。 全球人口出生率的断崖式下降这一

突出问题更加巩固了乐观主义的这一观点。 参考日

本和欧美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人口出生率下降已

是不 争 的 事 实, 2022 年 人 口 出 生 率 已 经 降 至

6. 77% ,人口自然增长率已出现负增长(2022 年为

-0. 60‰) [14]。 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情况,随着人

口出生率的大幅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加重,将会出现

越来越多的空缺岗位,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将会是社

会运转系统中一个必需的补充成分,此时人工智能

的一般生产条件转变将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但

是,在人工智能一般生产条件转化过程中存在着加

剧收入两极分化的趋势。 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竞争

及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应用开发与终端消费结合越

来越紧密。 在单个公司层面,人工智能资本可能倾

向于赢家通吃的所有权集中和垄断。
“人工智能启示录”派则抱怨那些将知识“注

入”机器的研发人员,仇视抢走工人工作的机器,堪
称现代版的“卢德主义”(Luddism)。 人工智能剥夺

了一些工人的就业岗位,尤其是那些从事重复性、低
技能的工作,这是事实。 但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

据,“1994—2019 年,就业创造率和就业破坏率都在

不断下降,但是就业创造率的下降幅度明显大于就

业破坏率” [15]。 人工智能表面具有破坏就业的力

量,对于这一思考应明确当前的人工智能“热”不仅

仅是技术突破所引起的,更是资本寻找廉价劳动力

的窘境而加速的。 与其将人工智能看作是“死劳

动”对“活劳动”的取代,不如将这一过程视为“死劳

动”对“活劳动”的弥补,可能更符合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资本调控下的“机器换人”问题具有阶级性。

大卫·H. 奥特尔(David H. Autor)将科技创新与工

作变化的分析与阶级分析相结合,提出了科技创新

导致劳动力市场极化的观点[16]。 在科技知识普及

提升后,资本家将会增加对顶尖技术人才数量需求,
减少对常规脑力劳动工种的需要,同时向低收入型

工作配置大量劳动力。 拥有算法的人成为顶级富

豪,而被数据控制的那部分人则成为贫民窟的“候
选者”。 “社会工厂”中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大大延

展了人的劳动空间,但反而形成人类共同富裕无形

的桎梏。 “社会工厂”生产领域的巨头利用数字技

术、互联网和数据来组织和控制劳动力,依据企业追

求剩余价值的目的,灵活地雇佣和“抛弃”工人,因
为“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

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

剩余劳动” [17]。
在人工智能的催化下,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将会

导致新的社会阶层和劳动力组织模式的出现。 针对

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技术性失业问题有必要采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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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措施加以引导,对此提出人工智能社会主义导向,
其优先考虑的既不是终止技术发展,也不是逃避现

实问题,而是清算迄今推动人工智能恶性发展的

资本。

三　 症结之解:构建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人工智能

发展模式

人类对机器挑战人类、威胁人类甚至取代人类

的担忧由来已久。 约瑟夫·维森鲍姆(Joseph Wei-
zenbaum)就特别强调技术发展将会导致系列问题,
如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 实际上,比起机器变

得越来越像人来讲,更可怕的一点在于:在机器进步

的同时人类却停滞不前甚至是退步,但这正是人工

智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必然后果。 社会哲学家刘

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指出,“机器首先是

社会性的,然后才是技术性的” [18]。 人类并不能拒

绝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技术红利,因为马克思在晚

年也没有放弃机器,对于技术的两面性,人类主体可

从自身需要出发,在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

发挥主体的为我性,让技术造福于社会和人类的发

展。 马克思认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
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 [19],故而人机关系取决

于现实的社会关系,更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实践。
(一)打破以“稀缺性”为旗号的数字技术壁垒

打破数字壁垒是克服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种种弊

端的有效途径。 氧气、阳光等资源原本是公共的、免
费的,不属于资本的范畴。 然而,给水“定价”的行

为,便将水划入了资本逻辑思维中。 资本正是创造

了资源的这种“稀缺性”而实现了资源的资本转变。
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就打着“稀缺性”资源旗号。
马克思指出,通过瓦解共有物来人为地制造“稀缺

性”是原始积累的本质。 人工智能技术的民主化就

是“圈地运动”的逆向运动,就是瓦解人工智能技术

的“稀缺性”,将建立一个对抗资本主义技术稀缺性

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针对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技术稀缺性或技术壁

垒必须实行全面的反垄断改革。 资本家凭借马六甲

海峡地理优势使其成为了可定价资源,成为了资本

的筹码。 当技术掌握在少数高新企业时,技术就成

为了新的、无形的“马六甲海峡”。 同样的垄断也出

现在 21 世纪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 对此,传统的

反垄断法在数字时代需以一种现代化的方法进行重

构,即实施前瞻性的保护措施,以避免占主导地位的

技术巨头损害初创企业,垄断行业,阻碍社会进步。

要将人工智能技术和数据集社会化,具体来看,一是

推进数据民主化,制定政策来保护个人隐私,控制数

据的流通和使用,并确保数据的公平共享。 二是建

设共有化的人工智能资源,将人工智能技术和资源

社会化,以避免私有垄断,确保公共领域的人工智能

研究和创新。 三是制定前瞻性政策以保护工人免受

人工智能自动化的负面影响,包括培训和重新就业

计划。 综合来看,以社会主义为导向制定人工智能

发展政策是确保人工智能技术为社会主义发展赋

能,同时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必然选择。
面对资本逻辑对人工智能的控制,只有变革

“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生产

关系,控制一般生产条件资本化的劳动异化,才能促

使人工智能成为社会主义“共同财富”。 以人工智

能为主导的社会,自然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劳动力都

集中体现在机器之中,要摆脱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

逻辑烙印,就必须打破技术壁垒,推行人工智能技术

民主化。 人工智能领域打破数字壁垒指消除或缩小

人工智能技术和知识资源的不平等分布,让技术流

通于社会各阶层,以确保社会各阶层能够获得、参与

和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包括但不仅限于

让更多的人拥有人工智能技能和知识,降低人工智

能技术的准入门槛,以及确保人工智能的应用覆盖

各个社会群体。 此外,还需对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合

理限制,采取全面、分布式的监管方法以保护公民

权利。
(二)通向社会主义导向的“共有财富”未来

要消除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带来的诸多消极后

果,需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审视人工智

能未来发展,构建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人工智能发

展模式。 马克思指出:“工业工人只有当他们把资

产者的资本,即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机器和工具以及

生活资料转变为社会财产,即转变为自己的、由他们

共同享用的财产时,他们才能解放自己。” [20]资本通

过竞争引发创新、提高生产力恰好为未来社会人们

富裕且自由的生活创造了条件。 但资本掌控下的技

术只是为资本家牟利的生产工具,不是通往“自由

王国”的现实路径。 只有社会主义导向下的“共有

财富”模式才能够有效地解决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

困境。 因为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坚持以人民为

本位,以使用价值为目的,以普惠人民为旨归,不以

获取超额利润为目的。 如果说资本主义应用下的人

工智能是压榨劳动的手段,那么社会主义应用下的

人工智能将是解放劳动的手段,是发展人的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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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与扩大并完善人的社会生活的手段[21]。
社会主义导向的“共有财富”路径能够有效解

决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困境。 该路径的实现,关键

在于人们要对生产资料进行自主、横向的共同管理。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指出了“劳动的解放

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

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22] 当然,“共有

财富”不限于自然资源,还包括各种新兴的人工智

能技术,20 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财富再分配

为目标,这种不涉及生产关系本身的改革仍属于资

本范畴。 恩格斯就此明确指出:“如果要避免整个

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

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 [23]

四　 结　 语

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结构对社会和政治的影

响。 在马克思主义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是

社会演进的主要驱动力。 在审视人工智能的未来发

展时,首要任务是分析人工智能如何塑造和影响生

产关系和生产力。 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将会

出现发展瓶颈,原有的社会关系将无法满足现有的

生产力发展,如果不采取改革措施,就会阻碍生产力

的发展。 生产力水平高低对人类的发展至关重要,
生产工具设备的改进、自动化技术的革新,技术的不

断进步将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生产关系包括诸多类

型,这里重点强调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 人工智能

作为智能时代新型的生产工具,延展了人的有形机

体器官,减少了劳动力需求,加速了生产力的解放,
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

积极推进人工智能民主化,马克思主义倡导共

有制和社会化的生产手段,夺取资产阶级对于生产

和分配的掌控权[24]。 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新兴技术

的社会后果,明确“卢德主义”是不可取的。 我们认

为对于“人工智能将会带给人类何种未来”最为理

智的看法是:这不取决于技术本身,决定权仍掌握在

人类手中。 或许某一天人工智能真的可以超越人

类,但也许就在这个时间区间,人类必定已经寻找到

了与其和谐共处的方式[25]。 人工智能技术“共有财

富”路径的目标就是要改变生产关系本身,由社会

共同管理生产资料,即对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如何

生产进行民主决策。 有人可能会反驳道,技术的创

新一直以来依赖于技术鸿沟,没有技术的差异,就没

有竞争市场份额的动机,技术的创新速度将会大大

放缓。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封闭性技术”才是人工

智能、元宇宙等新兴技术发展的最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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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cialist Perspectiv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General Condition of Production”

LI Shuai, LI Fang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n advanced form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ism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ambitious goals of a communist society. In contrast to the “infrastructure” in the Marxist perspec-
tive, AI may become the “general condition of production” in Marx􀆳s words. Adhering to 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of Marxism, the arti-
cle examines the possibility of AI becoming a general condition of production from the level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
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analyzes the many social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I in
the fields of production, life, and consumption, which is helpful for rationally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AI as a general condition of pro-
duction. This kind of research helps to rationally explore the rational use of AI as a “general condi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clarify the nature of AI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help to build a new model of AI development oriented to so-
cialism.

Key words:　 general condition of production;　 AI capitalism;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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